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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会声字”调查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200062） 

 

摘要：本文讨论了汉字的一种特殊表音现象，即合体字各部件的读音分别与整字的声、韵相同或类似。也

就是说合体字部件的声、韵组合能够得到近似甚至同于整字的读音。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作“会声”。在穷尽

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石鼓文为对象，就会声现象进行了调查，并结合现有研究材料得出结论——会声

是大量存在的构字法而非某种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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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形声字的营构无非是表意部件与表音部件的组合，所谓“以事为名，取譬相

成”
(1)
 。然而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对形声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恐怕是不够

的。试看以下各字： 

神，从示，申声，上古音船纽真部；示，上古音船纽脂部；申，上古音书纽真部。（ 诅

楚文） 

箸，从竹，者声，上古音端纽鱼部；竹，上古音端纽觉部；者，上古音章纽鱼部。（

泰山刻石） 

鼛，从鼓，咎声，上古音见纽幽部；鼓，上古音见纽鱼部；咎，上古音羣纽幽部。（

诅楚文） 

赋，从贝，武声，上古音帮纽鱼部；贝，上古音帮纽月部；武，上古音明纽鱼部。（

诅楚文） 

以上诸形声字的共同特点便是如以上古音分析
(2)
，其义符所属声纽与声符所在韵部分别

与整字的声、韵相同。也就是说这些形声字的声符与义符与反切的上下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考虑声近的情况，那么就会发现更多类似的特殊形声字。如： 

静：从青，争声，从纽耕部；青，清纽耕部；争，庄纽耕部；清、从旁纽（ 秦公簋） 

齋：从示，齐声， 庄纽脂部；示，船纽脂部；齐，从纽脂部； 船、庄邻纽。（ 诅楚

文） 

羲：从兮，义声， 晓纽歌部； 兮，匣纽支部；义，疑纽歌部； 晓、匣旁纽。（ 诅

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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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辵，朿声， 精纽锡部；辵，透纽铎部；朿，清纽锡部；透、精邻纽。（ 泰山

刻石）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字的义符与整字在声纽上呈相近关系。 

发现了此类特殊的形声字现象以后，笔者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合体字的另一大类——

会意字。会意字部件是否单纯表意呢？先看这样几个字： 

夙, （ 秦公钟） 从夕丮, 心纽觉部 

夕, 邪纽铎部；心邪旁纽 

丮, 见纽铎部；铎觉旁转 

祝,（ 诅楚文）从示兄, 章纽觉部 

示, 船纽旨部； 船章旁纽 

兄, 晓纽阳部；觉阳通转 

利,（ 泰山刻石）从禾刀, 来纽质部 

刀, 端纽宵部；端来旁纽 

禾, 匣纽歌部；歌质旁对转 

这三个会意字的共同点就在于组成整字的两个部件字分别在声或韵上与整字接近。因

此，它们与前文所述之特殊的形声字在构字方式上具有了相同的属性，即部件的声、韵组合

能够得到近似甚至同于整字的读音。 

这种特殊的表音现象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造字方法呢？笔者就此以石鼓文
(3)

为对象进行了一番调查。之所以选择石鼓文原因有二：首先，实物文字较之传世文献能够更

为可靠地反映出某个历史断面上的文字面貌；其次秦系文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正

体地位，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在石鼓文所用的 267 个可识字中，造

字法分布情况如下： 

 象形 指事 会意 形声 合文 不明 

数量 55 6 61 138 4 3 

比例（％） 20．60 2．25 22．85 51．69   

其中符合上文所述特点的文字有 60 个，占用字总数的 21.51%。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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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比重虽难够上多数，却也算得“重镇”——同传统会意字占用字

总量的比例相去不远。由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并非偶发。传统意义上“以事为名”的义符

体系其实一直默默地担负着某项“秘密使命”。有位学者曾经打过比方：会意字好似化合物，

而形声字仿佛混和物
(4)
。以我们目前的发现来看，形声字又何尝不是一种“化合物”呢？同

理，会意字的“化合物”性质并不仅仅体现在会意上，同时也体现在“会声”的功能上。  

于是我们得到了造字法层面上的一种新的文字类型，不妨暂名为“会声字”。若将其中

的会意字与形声字中的声符兼意字相合，我们便得到了“会声字”的子集——“会声兼意字”，

共 32 个，占用字比例约为 11.99％。 

从已有的研究材料来看，会声现象亦非空穴来风。在先秦语言系统中，双音词虽然比重

不大
(5)
，却包含着大量双声、迭韵或双声兼迭韵的连绵字。如栗烈（ 《诗经·七月》 ）、

夭绍（ 《月出》 ）、辗转（ 《关雎》 ）等等。古人往往通过使用连绵字来加强文学作品

的艺术效果，如《诗经·陈风·月出》。可见，我们的祖先对声韵的分析已经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汉魏之后逐渐盛行的“反切”注音法自有其渊源。 

齐冲天先生曾提出
(6)
，古人在创造新词时，常选择语源意义不同的声、韵。如“牒”为

定纽叶部，分别与“牍”、“叶”声韵相同，其义则为“牍之薄小如叶者”；“遁”字声韵分取

“逃”之声定纽与“隐”之韵文部，会“逃隐”之意；“佚”则结合了“遗”声“喻”以及

“失”韵质，会意“遗失”。另外，“庙”字由聚“阴界”之意的明纽合以“朝”之宵部，会

“冥界朝堂”
(7)
之意。由此可见“会声”现象所体现的古人对声韵的分析与运用并非孤立。 

在现代汉字中，会声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8)
，如将“女”的声母 n 与“良”的韵母 iáng

相拼，便得到了“娘”（niáng）；将“火”的声母 h 与“共”的韵母“ōng”相拼，便得到了

“烘”（ hōng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汉字发生的角度看，会声字的出现，体现了汉字的营构与运用行为之间的紧张与妥协。

汉语由于其巨大的同音词数量以及复杂的方言格局
(9)
，从而注定不可能被设计为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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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的语言系统以及日益增长的言语符号又造成了“字不敷用”的局面，这对以表意为起点

的汉字体系构成了强大的表音压力。一般而论，汉字体系在应对这种压力时，延伸出了假借

与形声的记词方式。而我们现在看来，“会声”无疑也是缓解这种压力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案。

而且较之前二者无疑更为精巧。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我们的设想是真的——“会声”确实是曾经被广泛运

用的造/识字范式，对它的认识也早已湮灭于历时的长河中了，其失载于“六书”便是明证。

为何汉字形体源远流长，蕴藏其中的优秀构字方案却芳华散尽？我认为追根究底原因还是在

于汉字的“显意体态”。无论那些表意构件的读音与整字多么的接近，其视觉形态还是一个

以意义为所指的符号。在文献尚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其拼音功能也许只能像其他知识一样口

耳相传。然而“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
(10)

当语音改变的时候，这些

原本“多功能” 的构件便只剩下了一个显义的视觉形态。于是便有了泾渭分明的“义符”、

“声符”。 

我们无从得知古人在识读自己的文字时，是否还能有意识地运用“会声”这种方法。这

种造字法在整个汉字体系中存在的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相信这会是一个具有相当价值的

课题。 

 

参考文献 

[1] 大徐本《说文解字》，第 314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12 月版。 

[2] 本文所用上古音均采自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版。 

[3] 石鼓文字材料取自商承祚《石刻篆文编》，中华书局，1996 年 10 月版。 

[4] 万业馨.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4) 

[5] 刘志基.汉字体态论[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153 

[6] 齐冲天.汉语单音节词的构成问题[J] 语言学论从.第 8 辑。 

[7] 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月版,44。 

[8] 达默迪纳.奇妙的表音现象[J]咬文嚼字.2003(4) 

[9] 刘志基.汉字体态论[M].第 150－159 页。 

[10]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参《白话颜氏家训》，第 210 页，三秦出版社，1991 年 9 月版。 

 

On Research of the Huisheng Inscriptions in the Chin’s Stone Drums 

WU Ha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I happened to discover an amazing phenomena hiding in this ancient characters system. The 

researches before were always showing u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anings constructive elements to a 

whole inscription. Thus we may ignore the function of some other elements. Actually, we shoul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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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 that there are some of the inscriptions whose pronunciation could be got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constructive elements. So I made a explanation to this phenomena as huisheng. Also I calculated 

the information reserves of each inscription and every constructive element in the character system of 

Chin’s Stone Drums.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ose inscriptions and components have a great function 

of reserv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constructive pronunciation; Chin’s Stone Drums; Hui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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